
    老张和老王的第一次握手，是在

30年前。
那时候，老张还是小张，老王还是

小王。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小城，但
两个人并不认识。他们是在小城的卫

生院遇着的。小张的妻子快生了，住进
了卫生院，小王的妻子也快生了，也住

进了这家卫生院。卫生院就一个产房，

两个人的妻子同时推了进去，小张和
小王，就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焦急地等

待。两个人的妻子几乎是同时生产的，
这可把卫生院唯一的接产医生给忙坏

了。万幸的是，两个人的妻子生产过程
都还顺利，小张和小王，在产房外面听

到了新生娃响亮的哭声，是两个，前后
脚。一会儿，医生左右两个手各抱一个

娃，走了出来，左手的娃递给小张，这
是你家的；右手的娃，交给了小王，这

是你家的。都是男孩。
小张和小王，乐坏了。两个年轻的

爸爸，激动不已，又从没抱过娃，都不
知道怎么抱，抱紧了，怕把娃挤坏了；

抱轻了，担心娃从手心里滑

了。但两个年轻的爸爸，还是
各自腾出了一只手，紧紧地

握在了一起。同时做爸爸，这

是多大的缘分啊。
几天之后，两个人的妻

子都出院了，各自回家。分别

时，两个人还互留了家里的

电话，方便联系。但两个刚做
了爸爸的年轻人，既要工作，

养家糊口，又要手忙脚乱地
照顾小孩，哪里还有时间联

系啊。几年之后，小王倒是忽然

想起了跟自己的娃同时出生的

那个娃，便翻箱倒柜，找出了小张

留的电话，兴奋地打过去，话筒里传

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声音，您所拨打的

电话已停机。那时候，小张已经辞职
了，离开了小城，带着妻儿，去南方闯

荡了。

小王一直在小城工作生活，混得
还不错，将单位分的小房子卖了，换了

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小王的

儿子也挺争气，从小到大，都是学霸。
小王一家人的生活，有滋有味。

小张离开小城后，来到了南方打
拼。他们先是租的房子，又小又破，后

来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没有房子就
没有学区，上不了学，没办法，小张只

好将老家小城的房子卖了，又东拼西

凑，总算凑够了首付，买下了一个一居
室的小房子。又过了几年，儿子慢慢大

了，一居室的房子实在没办法住了，小
张又咬咬牙，卖了小房子，贷款买了一

个 80多平方米的二居室房子，虽然贷
款要还 20年，压力很大，但小张在南

方的大城市，总算是慢慢站稳了脚跟。
值得欣慰的是，儿子很懂事，很努力。

转眼，小张成老张了，小王成老王
了。老张的儿子成了小张，老王的儿子

成了小王。
老张的儿子大学毕业后，找了一

份工作，谈了女朋友，要结婚了。婚房

成了大问题。在一起住吧，房子就显得
小了，拥挤。再买一个房子吧，又实在

买不起，老张前年才还清房贷，手头积
蓄不多，而且，这几年房价涨得太快，

老张家附近的新楼盘，都要七八万一
个平方米。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想到

了一个办法，就是将现在的房子卖掉，

然后，到郊区去买一个大房子，一家人
住在一起。老张算了算，现在这个房

子，能卖 600万，去郊区买个 100平方
米的房子的话，大约 400 万，这样，能

结余 200万，自己就拿这 200万，和妻
子一起回老家小城去买个房子养老。

这倒也两全其美。
再说老王。老王儿子大学毕业后，

不愿意回小城工作，便和女朋友一起，
南下到了老张所在的大城市。两个人

都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各自住在员
工宿舍。工作了几年，该结婚了，小王

就给老家的老王打电话，打算买房子，
新房子买不起，看中了市区一套老房

子，八十几平方，600万，自己和女朋友
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了几十万，但离首

付 200万还有很大缺口，希望能得到
老王的支持。老王这些年虽有一点积

蓄，但也只有二三十万，算来算去，还
差一百来万。怎么办？老王想不出别的

办法，只能将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卖了。
自己这个房子地段不错，但小城的最

好房价，也只有七八千一个平方米，也
就是说，老王的房子，顶多卖个 80万。

这天，老张带着小张，回小城来看

房子。他在网上看好了一个房子，虽然
旧了一点，但在小城的中心，生活方便。

按照约定时间，老张和小张，来到
了小城某小区。敲门。老王开了门。老

张和老王，互相看了半天，不约而同地
发出一声惊呼，“小张！？”“小王？！”

办好了房屋过户手续后，老张和
老王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那是他

们这一生的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 ◆ 孙道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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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地段医院里，有个

中医儿科周医生。周医生身材颀长，温文儒
雅。面白。下巴青。目光清澈。小儿科名副其

实的小。六七平方米，一桌、一凳而已。但周遭
十里，乃至外区慕名而来的，挤得满进满出。

小医院在杨树浦的一个路口拐弯处，由

从前有钱人家的小洋房改建而成。小洋房深
绿尖顶，暗红砖墙，钢窗。院子里绿叶婆娑，树
荫遮蔽，花草宜人。二楼楼梯口即中医儿科，

小儿们的叫声常常传到窗外马路上。路人还
都以为里面是幼儿园。

再挤，再忙，周医生总是笑容可掬。小儿

脚蹬飞了处方笺，踢落了化验单，周医生口里
“啧啧啧”，家长连忙作模作样地在小屁股上

拍几下。周医生眼中眯出笑来。周医生桌上不
放墨水瓶，钢笔和红印章塞在白大褂口袋里。

一天，来了位病儿，咳嗽加气喘两个多月。年轻的父母

抱着小儿，几乎转遍了全市各大医院，打过抗生素、用过激
素、吃过中药、做过食疗、喷过气雾、甚至请武术师发过功，就

是没办法让咳嗽停下来。年轻的爸爸妈妈急得冷汗直冒。
周医生听毕诉苦，慢慢把厚厚的一叠病历卡翻阅完，

朝小儿看一眼，轻轻戴上听筒。他张开手，让满屋子热热

闹闹的大人小孩退回走廊，关上门，开始全神贯注地听。

他用听筒极其仔细极其认真地听，像要把身体的所有信

号，统统拢到听筒里。他闭上眼睛，聚神，微微晃头，好像
听筒里的声音，正在他的预料和掌控之中；又好像这些信

号，能在闭目之时，形成图像，让他思索。他听胸膛，听肋
部，听身侧，听后背；然后看，看口舌，看眼鼻，看手足，看皮

肤。久之，周医生舒出长气。走过多少医院，未曾遇到医生有
过这样认真、深沉、扎实的听，年轻父母心中一阵安定。

周医生舒出一口长气，眼里又眯出笑来。小儿的爸妈
走过多少医院，没医生曾这样的气定神闲，心中又一阵踏

实。周医生挺挺身子，过去把门打开。门外的闹声，一下涌
入。他笑笑，好像挺喜欢小孩们的喧闹声似的。

周医生先提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药方：将麻雀放在
瓦片上烘烤至焦，碾末，口服。每天一个，连服三天。年轻

家长以为碰上了江湖郎中，眼里满是失望。周医生察觉
了，微微一笑：“好吧，看来您不会抓麻雀。那就服汤剂吧。

没事，放心。”
周医生捻过一片薄纸，三寸宽，四寸长。掏出墨水笔，

轻捷地开起方子。七八味中药，看上去，象用书法写了一首
唐诗。写毕，周医生竖起纸片，好像很欣赏自己的书法，从上

到下扫描一遍，笑眯眯地说：“药材，到葆春堂配，出门右转
过两条横马路。煎两遍。药汁合起来，大半汤盅。等不烫了，

用干净眼药水瓶，滴入小孩口中。不能硬灌。总共三帖。”
不打一针，七八味药，仅三帖。见惯了大医院大方子的

人，一时反倒放不下心。周医生已在看下一个孩子。转过头，
笑笑：“放心吧，三天后再来。”屋里大人小孩，满进满出。

第一帖服完，咳嗽大减；第二帖服完，数月来第一次

一夜安睡到天亮；第三帖服完，胃口开，笑容生。小孩儿好

了，小孩的奶奶在家中点香，年轻家长以为碰到了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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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打开，迟到的大柳一脸沮丧。进

门后，也只顾摇头，愁眉苦脸样。“怎
么回事，一大早的，你怎么了？”明人

和老瞿都关切地询问，也带着点诧

异。这大柳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今天
碰上哪门子堵心事，让他如此改变了

模样？
大柳坐定，喝了一口凉茶，才开

口。他讨教一个问题：“你们说，交警在
路口新设的行人探头，真能人脸拍摄

和识别吗？”明人和老瞿都愣了愣，他

们都没想到这位发小一开口，问的竟
是这个。还是老瞿头子活络，立马猜出

了几分，脸色也故作严肃起来：“这还
用假，一拍一个准，我听说被拍了不

仅要罚款，可能还要登报上电视！”大
柳的脸更揪紧了。明人听出了老瞿的

画外音，朝他瞪了瞪眼珠。老瞿趁大

柳不注意，朝明人鼓了鼓腮帮。明人
知道，老瞿是故意火上浇油的。可不

用说，老瞿随意加码的话，大柳听进
了，只听他暗叹了一声：“这下兄弟真

要丢人现眼了。”
明人和老瞿催促之下，大柳才道

出了原委。他刚才赶来的路上，连着闯
了好几个红灯。明人说，这是你自小的

顽疾呀，你还记得有一回，我们去上

学，眼看要迟到了，你拽着我就

飞奔起来，到路口，红灯亮着，你也
不管三七二十一，说声：“阿米乐，冲

呀！”就从鱼贯而入的车流缝隙中，飞
快地穿越。我心惊胆战地跟着你，有一

辆面包车忽然见我们过来，连忙紧急
刹车，路人一片惊呼。司机探出车窗，

破口大骂。我们不理他，继续走我们的

路。直到穿越了这条车水马龙的主干

道，之后，我还给你起了个外号：冲煞
鬼。你当时还挺得意的呢。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我不是

为了抓紧时间吗？再说，我工作之后，
已有所改变，虽然也穿红灯，但都是看

清楚了后，才快步穿行的。”大柳为自
己辩解。“这一点不可否认，不过，不可

否认的还有，你毕竟还顽疾不治，你刚
才也一定是闯红灯了吧。”老瞿说话不

留情面，大柳心事重重，沉默有顷，然
后又叹了口气：“我刚过那个路口时，

虽然是红灯，但并无车辆。我想着可
能要迟到了，就不假思索，从上街沿

跨了出去，踩到了路上的斑马线，只
听扩音器里立即传来一句话：您已红

灯越线。而且反复播放强调，把我震

得一愣一愣的。好不容易挨到绿灯

亮，我才赶紧起步，迅疾穿越。我也是

怕你们等

急了，说我坏话！”
“你迟到，我们没

说你呀。你是大柳总，是大
忙人。”明人说道。大柳说：

“说实话，我现在还心神不定呢。
如果只是罚款也就算了，要是真要

在媒体上曝光，我这脸往哪搁呀。”“这

个，千真万确，说不定明天就有可能刊
出了。”老瞿又吓唬大柳了。大柳说道：

“这下，我的诚信也会被人看低了，臭
名要远扬了。”大家东拉西扯地又说了

会。明人劝慰了大柳几句，大柳的脸色

才由阴转多云了。
自然，最后知道，那个路口的设

备，官方叫行人过街提示系统，已经在
一些路口试用。那个登报上电视之说，

似乎是子虚乌有。大柳如释重负。不
过，闯红灯的坏习惯，大柳从此之后，

也真正把它根治了。


